
A11青未了
2020年8月4日 星期二 编辑：孔昕 美编：继红

随笔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
文
化
杂
谈
︼

姓
名
的
避
讳
与
更
改

□戴永夏

朋友苟卓遇到一件烦心事：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放学
后哭丧着脸对他说：“爸爸，咱们改姓吧，我不想姓苟了。”一
问才知道，因为姓“苟”，一些同学都喊她“小狗”，还有的叫
她“狗不理包子”，让她感到很没面子。朋友听了女儿的诉求
感到很为难，可又不知如何说服女儿，于是找我商量。我告
诉他：“你女儿的要求很合理，你完全可以把姓改过来！”朋
友听了大吃一惊。于是，我把苟姓的演变以及历史上姓名的
避讳详细地讲给他听。

几年前，河南省登封市就出过一件改姓的事：该市唐庄乡
张村村民宋秋丽从派出所领到了新的户口本和居民身份证。
在新的户口本和居民身份证上，她丈夫的姓由“苟”改成了

“敬”。这一改，揭开了一个“苟姓人家原姓敬”的历史真相。原
来，在五代以前，姓“苟”的人本姓“敬”。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
统治时期，朝内有个大臣姓敬，犯了这位石皇帝的名讳；再加
上这大臣得罪了皇帝的近臣，于是石敬瑭便下令让他改姓

“苟”，否则杀无赦。为免遭杀身之祸，这位敬姓大臣及其家人
从此被迫改姓“苟”。这样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像“苟”姓这样的遭遇，在封建社会并不鲜见。在长
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圣人、长官及尊者的名字，是不
能随意叫和写的，平时用到与这类人物名字相同的字，必须避
开或改写，这就是所谓“避讳”。这一法规，在封建社会要求极
为严格，一旦犯讳，便会大祸临头。

避讳大体分为两类，即国讳和家讳。避统治者之名叫国
讳，也称公讳；避自己祖先和尊长之名叫家讳，也称私讳。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当时的统治者一方面为了自身
“安全”，不让人随便诅咒伤害自己，尤其是对自己施行巫
术；另一方面为突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便强迫臣民避用
他们的名字。这便是国讳的开始。

到了秦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法规也初步确
立。秦始皇姓嬴名政，为避“政”字，便改“正月”为“端月”；秦
始皇的父亲名楚，便改“楚”为“荆”。

西汉中期以后，避讳制度进一步确立。为避皇帝名讳，犯讳
者必须改姓换名。例如汉明帝名刘庄，为避“庄”讳，凡姓“庄”的
一律改姓“严”。当时还一度将已死去数百年的庄子改称“严子”。
直到汉朝覆亡后的魏晋时代，“严”姓才恢复为“庄”姓。

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更加严厉，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
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
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如简文帝时期，郑太后名阿春，当时
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
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
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以表示对父、祖的孝心。《世说
新语》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东晋桓玄初任洗马时，有一个叫王
忱的人来看望他，他便设宴招待。王忱因刚服用过五石散，不
能吃冷食，便频呼取温酒来。而桓玄的父亲名温，他一听到“温
酒”犯了父讳，便大哭不止，一直哭到不能出声。

至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
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

“进”同音，按当时规定李贺就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
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
试。再如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凡称“世”的一律改为

“代”。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就
是将原来的“三世”改为“三代”。

宋朝的避讳制度比唐朝更进了一步。在宋代，庙讳就达到
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
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
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
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司马光被
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
为由辞去这一差使。

与以上朝代相比，清代的避讳制度最为严苛。清朝是中国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入关之初，避讳制度并不严
格。如顺治皇帝本名爱新觉罗·福临，按讳法本应避“福临”
二字。可是当时顺治皇帝下诏，宣布凡遇自己的名字“福临”
二字，可不用避讳，不可因他一人而使天下人无福。可是到
了乾隆时期，避讳制度变得空前严厉，不但皇帝的名字要避
讳，连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违者常常引来杀身
之祸。如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一本叫《字贯》的
书中触犯了康熙玄烨、雍正胤稹和乾隆弘历的名讳，使得乾隆
龙颜大怒，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竟因此将其满门抄
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战。

到了慈禧太后时代，避讳变得更加离奇荒唐。尽管慈禧是
封号而非其名，却不让大臣和百姓的名字带“禧”字，凡带“禧”
字的名字统统要改名。慈禧喜欢听戏，戏班里的人知道慈禧讳
言“禧”字，因此凡带“禧”字的戏一律改名———《红鸾禧》改
为《秀才讨饭》，《喜崇台》改为《登台笑客》……这种自作聪
明的避讳，除了彰显愚昧，只能徒留笑柄。

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
废除。不过，有些家讳一直沿用至今。比如，不直呼父辈的名字，
不用父辈名字用过的字起名等，这些都已成为表示尊敬的约定
俗成的习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及语言等都不会造成危害。

□简默

在铁门关遗址前，我遇见了老
海。他站在人群中，面朝着我，黑黝
黝的脸庞上，浮起憨厚的笑容，就像
黄河口一株貌不惊人的芦苇。

这是一片年轻的土地，黄河与
大海合力塑造了它，定型了它。人们
在接纳被冲刷淤积出来的土地的同
时，也主动撵着前进或后退的海浪，
像精卫填海填出来一块块土地。我
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叫利津的鲁北县
城，经验告诉我，凡是叫“津”的地名
必定有水，有渡口。利津何其奢侈，
黄河和大海交接奔腾，东津渡风雅
依旧。出酒店，向左拐，水泥大路朝
天，通往一望无垠的荒野，路旁沙砾
地上，凌乱地摇曳着芦苇、荻等高秆
植物，有的像被风胳肢中了，忍不住
笑弯了腰，倒伏在了路上，低入尘埃
里，也低到了脚下。白乐天有诗云

“枫叶荻花秋瑟瑟”，红颜与白头在
秋风中相依相偎，像祖孙俩。我过去
一定看见过荻，也许还被它的叶子
割出过血痕，只是粗心的我将它当
成了芦苇，它们也的确长得像，仿佛
一对孪生兄弟。来到这儿，经过明白
人的指点，我才知道它们是两种不
同的植物，逢到秋天都会为爱等白
了头。比较明显的区别是荻的叶子
呈宽条状，换句话说，它葱绿色的衣
裳披着宽条纹。我面前的土地富含
盐分，抓一把攥得出盐，手心隐隐地
有“杀”的感觉，就在这泥土中，数不
清的盐各自独立，亲密接触，却都悄
无声息。芦苇和荻在这盐碱地上自
由生长，向四下里扎下根须，有水时
傍水而生，没水了执着地站在原地，
像一株忠实的玉米。

酒店门前道路纵横，四周虽然
略显空旷，但仍然是城市腹地。让我
感到讶异的是，初到这儿，走上不远
竟然碰到了芦苇和荻一类植物，而
在我的习惯认知中，它们往往扎根
在偏僻而冷清的水边，远离热闹和
繁华。这似乎让我触摸到了这片土
地饱经的沧桑、浸透的苦难，也让我
不得不对它心怀敬意起来。

沿着芦苇和荻披针形的叶脉不
停地走，走着走着就来到铁门关遗
址前，遇见了老海。站在我面前的老
海，除了身形像这片土地上的一株
芦苇，和姓名中嵌着一个干巴巴的

“海”字，其他与大海都没啥关系了。
我脚下的土地，曾经是大海的领地，
此刻水泥覆盖住了汹涌的潮声，偶
尔在沙砾中扒出一只海螺，凑近耳
边，还能隐约听见大海的喃喃自语。
我的目光越过老海的肩头，望向他
的身后，喧嚣的大海已经退隐到几
里甚至几十里之外，成为老海们的
背景，成为地平线。到老海这一辈，
他们的身上彻底找不到属于大海的
痕迹和细节了，就连他们的祖辈曾
经从事的晒盐劳作，对他们仅是随
风飘逝的传说。那种曾经顽固地深
入肌肤每一个毛孔的气息也荡然无
存了，仿佛从不曾存在过。

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夺大清
河河道(济水下游)，由利津铁门关北
肖神庙以下耳河盖和牡蛎嘴入渤
海，曾经蜿蜒流淌过大地的济水彻
底消失了。从此铁门关频繁遭受黄
河水淹和海啸肆虐，地上建筑物多
被冲毁淤没，海上交通断绝，丰国、
永皋等盐场逐渐被淤为农田，兴旺
繁华600余载的铁门关衰落了下来。

老海的祖辈世居海边，见证和
实践了晒盐方法的变迁。从唐代直
接安炉灶架铁锅燃火煮海水熬波，

到宋代以煎灶和铁盘煎盐结晶，又
到元、明时期铁盘和箅盘并用，再到
清代泼灰制卤，最后引入缸坦晒制。
所谓缸坦晒制，就是以海水为基本
原料，利用近海滩涂的咸泥或灰土，
依靠阳光和风蒸发，通过淋、泼等方
法制成鲜卤，再借助火煎或日晒、风
吹等方式结晶，制成粗细不等的成
品盐。晒盐方法的不断摸索改进，使
得晒盐由最初原始的煮海熬波，逐
步地过渡到了就地取海水、基本依
靠阳光和风的缸坦晒制，晒盐的成
本降低了，盐价也随之下降了。

济水由利津入海段，名曰大清
河。晒盐鼎盛时，仅永皋盐场就设
仁、义、礼、智、信五处盐坨，分列于
大清河两岸，吸引各地客商纷至沓
来。耸立的铁门关内接大运河，外连
诸海，北达天津，西通河滩，敞开胸
怀接纳源源来自渤海北岸的高粱、
粟米和苞米入关卸载，挥手目送载
满食盐的帆船驶向四面八方，大清
河中的盐船一年要装载50多万包食
盐，运往鲁西、豫东、皖北和苏北的
66个州县。一时间，大清河上海篷南
运，河帆西行，帆樯蔽日，桅杆林立，
河岸码头上装卸盐的号子声雄壮洪
亮，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好一幅有
声有色的“清明上河图”！

直至黄河决口改道，商船不再
来铁门关停泊，曾经热闹交叉的两
条大街冷落萧条了，数十家商号无
奈关门，1000多户居民迁走了三分
之一，未迁走的也纷纷易商为农，在
淤出的农田上耕耘稼穑，围绕铁门
关旧址聚集为村落，这当中就有老
海祖辈的身影。在看老天脸色、靠老
天吃饭的日子里，黄河改弦易辙吞
没大清河是天灾，至于连带着淤没
铁门关的地上建筑物和盐场，则更
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却无能为
力的事情。大水凶猛漫过，裹挟走了
那些扎不下根的东西，一股脑儿地
滚滚向东流，当水偃旗息鼓后，却留
下了农田，从此这片土地的命运被
颠覆和改写了，不再晒盐产盐，挺拔
起了形形色色的庄稼。

幼时在黔南山区，在石板古街
上，我曾看见一匹匹马组成的马帮，
它们驮着沉重的盐袋，一匹接一匹地
往上或向下走着崎岖的石板路，蹄上
的铁掌和脖子下的铜铃铛，随着它们
行进的步履，有节奏地响来响去。这
些盐袋自从被搭在它们的背上，便再
没被取下来过，包括它们站着睡觉
时，也是驮着这些被大地吸引着下坠
的盐袋。等到抵达目的地，取下盐袋
之后，它们的主人心疼地看见它们的
脊背血肉模糊，盐袋上血迹斑斑。隔
着厚实粗糙的袋子，袋中的盐每一粒
都闪烁着微光，像灯盏照耀着每一个
人的生活。在这儿大家习惯叫盐为

“盐巴”，据说此来历是因为当初以汲
取自深井的盐水熬制出块状食盐。大
家“盐巴盐巴”地叫，叫得我神思一恍
惚，就听成了“盐爸”，有盐爸就有盐
妈，盐的确也是我们舌尖上的父母。

站在铁门关遗址前，我在想，每
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个大海，我
们运动和出汗，探出舌头舔一舔，像
盐一样咸。汗水浸透了我们那些深
色的衣裳，附着在上面，晾干后留下
一道道白渍，这是身体里的盐的痕
迹。遥望大海的方向，想象它果断地
撤退的背影，我清楚，一滴海水要经
过许多道工序，才能晒成一粒白色
的晶体。盐来自于水，最后仍要溶于
水，进入我们的身体，帮助我们维持
基本的平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
奇而壮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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